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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秀

内容提要 女作家及诗文集刊刻的数量表现了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程度，但真正使女性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的则是闺秀在其擅长的诗歌领域内创作优秀作品的同时，构

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性别诗学理论: 尊崇温柔敦厚诗学传统的同时又把秀丽婉转的风格作为

闺秀文学的审美理想; “风云月露”的闺情写作与沉郁顿挫 “感时叙事”的诗史之作并存;
“学以济诗”的诗学观念指导下的经史研读与诗词写作训练是女性文学成就取得的必要条件。
闺秀对诗学理论的关注和建构，使女性文学具有了独立性和学术性，不仅丰富了文学批评史，

也使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了不容低估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温柔敦厚 审美理想 诗史特征 学以济诗

整个清代，闺秀在诗词与文章中反复申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闺秀诗学最重要的规范，以诗歌抒发

“真性情”为宗旨，在创作具有教化意义闺范诗的同时，也书写了大量秀丽婉转、缠绵悱恻具有女性
性别特征的诗作; “风云月露”的闺情写作与沉郁顿挫的家国情怀表达并存; 坚守 “学以济诗”的观
念，咏史怀古诗、长篇叙事诗、集古诗与论诗诗等就是 “学亦不可少”诗学观念的体现。因为有理论
的指导，清代闺秀写作具有了独立性与学术性特征，不仅丰富了文学批评史，更使女性文学成为文学

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女性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与秀丽婉转的审美理想

明末清初学者在宣扬天地灵秀之气钟于女子的同时，为了让闺房之秀能擅名于宇宙文字之场，积

极为女性写作的合理性寻求理论依据。把《诗经》与《楚辞》作为闺秀文学的源头，使女性写作具有
合理性与正统性。邹漪《红蕉集自序》曰: “《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于后妃嫔御，
思妇游女。”① 王献吉序王凤娴《焚余草》云: “《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关雎》之求，
《卷耳》之思，《螽斯》之祥，《柏舟》之变，删诗者探而辑之，列之 《国风》，以为化始。”② 戴鉴序
《国朝闺阁香咳集》说: “昔夫子订 《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
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宫闱始。”③ 闺秀王端淑以《名媛诗纬》命名女性诗歌选集，阐释
了男性“诗经”与女性“诗纬”既相通又相对的女性文学观念。类似的说法不断积累，使《诗经》是
女性文学源头成为一种常识，而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闺秀诗学的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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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是闺秀一直遵循的诗学规范，在整个清代一直被闺秀恪守传承。被誉为清初闺秀之冠的
顾若璞 ( 1592—1681) 《延师训女或有讽故作解嘲》诗云: “不事诗书，岂尽兴生?”清初蕉园诸子之
一的柴静仪 ( 1638? —1692) 《诸子问余诗法口占二绝句直抒胸臆勿作诗观》云: “更诵葩经与骚些，
温柔敦厚是吾师。”被袁枚称为 “比来闺秀能诗者，以许太夫人为第一”① 的徐德音 ( 1662—1722 )
之诗作“无论处常处变，为欣为戚，而总不失乎风人之旨也”②。王贞仪 ( 1768—1797) 《答许燕珍夫
人》说“盖诗道关乎风教”，其序陈宛玉《吟香楼诗集》又重申这一观念: “国风之作大抵妇人女子居
其半，太史采之，贡于天子，复择其至善者以列于乐官，用之邦国，用之乡人，而行天下。 《关雎》
之美后妃，《葛覃》、《卷耳》之作于后妃，其他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闾阎之闺阈，咸有篇章，
迄今读其诗，犹然想见其政教之隆兴，出乎风化之贞淳，并有以见性情之温柔敦厚焉。”③ 汪嫈
( 1781—1842) 《与儿妇夏玉珍言诗》曰: “真州族母方静云著 《有诚堂集》，载一绝云: ‘闲吟风雅啸
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不解宣尼删订意，二南留得后妃诗。’作者自示所为诗导源 《三百》，言固不
愧也。大抵诗寓规劝，隐合‘思无邪’一言，乃不虚所作。”④ 即使在性灵诗学盛行之时，吴中张允滋
的清溪诗社与扬州王琼曲江唱和群体也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才女马素贞说: “诗道性情，故必以
温柔敦厚为宗”，“余尝读任心斋先生所辑 《吴中十子合集》，或议论沉雄，或词旨俊逸，不专一家，
而究其旨归，殆与温柔敦厚之风庶几焉”⑤。王琼《同音集序》曰: “尝谓选诗难，选名媛诗尤难，女
子教本贞静幽闲，温柔敦厚，孔子列为风诗之首，王化之原，实基于此，抑何重也!”⑥ 刊刻于道光十
一年 ( 1831) 的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则对女性温柔敦厚诗学传统做出总结与发扬。选集以 “正
始”为名，已表明了女性崇经的态度。《例言》又说: “兹特就见闻所及，择雅正者付之梨枣。体制虽
殊，要不失敦厚温柔之旨。”⑦ 单士厘 ( 1863—1945) 《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的编纂原则仍秉承这
一诗学传统。《凡例》说: “兹选一遵恽例，以雅正为主，故袭名 《正始》。”⑧ 闺秀再三阐述女性文学
以温柔敦厚为宗旨的原因，与社会上重视诗教传统有密切关系，更与 《诗经》的经典意义可以赋予女
性文学以正统性，使女性创作具有合法性有直接关系。
女性具有了书写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之后，又凭借自己的文学才能将传统的温柔敦厚观念发展成为

具有性别特色的闺秀诗学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女性将传统闺范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
使闺秀诗歌极具道德教化色彩。女性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与传统妇德教化相结合，主要表现在 《诗
经》中贤德女子的言行成为后世的准则。宋景卫的长诗 《正俗歌为陈媛作》曰: “忠贞世笃缅家声，
无忝尔祖躬自饬。《诗经》三复 《柏舟》篇，髧彼两髦我仪特。斯人去也矢靡它，勿匿初心矢靡慝。
在室自誓首共姜，圣人取为后世则。”胡云琇《读国风有感》云: “卓哉《柏舟》篇，守义能自强。之
死誓靡佗，大节何觥觥。人各行其志，万古振纲常。试观 《诗三百》，列女纷难详。九原如可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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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从共姜。”①“柏舟志”成为女子节烈的代称。《名媛诗话》所载的女诗人甚至直接以 “柏舟”为名，
诗集亦名《柏舟集》; 而闺秀创作的《烈女诗》、《闺训》、《妇训》等叙事长诗的教化作用尤为突出。
如汪嫈《闺训篇》长诗“足与曹大家《女诫》并传”②; 纪琼玉的《妇训》四章③、广东李氏 《妇诫》
与《训婢》篇都可作“闺中格言”④。
其次，闺秀强调真性情的表达即是温柔敦厚。女性真性情的表达有两种: 一种是真实生活琐事的

书写，一种是秀丽缠绵情感的诉说。镏氏《寄衣》诗: “岁岁为君身上服，丝丝是妾手中梭。剪刀未
动心先碎，针线才缝泪已多。长短只依元式样，不知肥瘦近如何。”王端淑评曰: “夫妇之间只宜真
率，如镏氏《寄衣》一律，何等家常大雅，毫无女郎习气。”⑤ 绍兴李约云曾寄诗以代家书，“为买脍
残鱼不得，又教人往雨家村”; “知君爱作梅花伴，已向窗前种两株”，论者评曰: “家庭琐事，言之娓
娓入情。”⑥ 这种自然真情的率直流露，就具有风人之旨。此外，女子“真性情”的表达还包括夫妻情
感的细致描写。如山阴苏织云除了有 “归来侍婢煎茶去，自卷湘帘读 《二南》”的平顺之音外，还有
“将貌比花侬未及，花无夫婿不如侬”的 “以痴语入诗，备见娇婉”的韵事表述。这种韵事的书写与
其敦厚品行之间并不矛盾。如方秀筠，清才丽质，初嫁时有 “妆成同倚玉芙蓉，替整花钿掠鬓松。自
己也忘情太昵，不禁羞见镜中容”之句，而后遇贼则壮烈自刭。论者曰: “以是诗论，何尝无儿女子
态; 而破镜既飞，宝刀自卫，故知柔情烈性两不相妨。”⑦ 女性因性别使然，擅长柔情书写，因而秀丽
婉转的风格就成为闺秀的诗学审美理想。“大凡闺秀，清丽者多，雄壮者少; 藻思芊绵者多，襟怀阔达
者少”⑧，但清丽芊绵正是闺秀诗独具的特色。吴溥 《南野堂笔记》言 “闺阁诗之可传颂者有三: 幽
致、怊怅、巧思”⑨，所以秀丽清婉就是闺秀诗的本色表达，也是闺秀的审美理想。这从施淑仪 《清闺
阁诗人征略》所汇集的评语中可以得到印证。 《征略》中所引的评语中使用最多的词根有这样几个:
“丽” ( 组成十四个词语) 、“婉” ( 组成十三个词语) 、“秀” ( 组成十二个词语) 、“新” ( 组成八个词
语) 、“缠绵” ( 组成三个词语) 。其中“清丽”使用八次，“流丽”、“绮丽”、“温丽”、“绵丽”、“秀
丽”各六次; “清婉”使用八次，“婉转”、“婉妙”、“宛转”、“深婉”、“婉约”各五次; 此外还有
“韶秀” ( 三次) 、“娟秀” ( 两次) 、“秀倩” ( 两次) 、“秀丽”、“秀洁”、“秀润”“秀逸”、“秀雅”等
词语，从这些评语使用的频率来看，清丽与秀婉是女郎诗的本质特征。王端淑 《名媛诗纬》以 “诗
纬”命名，在表现闺秀遵循正统“诗经”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的同时，还构建了具有女性特征的闺秀
“诗纬”规范，即在闺秀诗学中把“秀”作为闺秀诗学审美的核心概念瑏瑠。
闺秀这种审美理想的形成与女性的自我角色定位有直接关系。才女常以花自喻，自言 “才女名花

一例看”瑏瑡; 又常常借花抒情，以花史自拟。嘉庆元年 ( 1796) 屈婉仙、席佩兰、归懋仪等十二位才女
雅集唱和后历时三年而成 《蕊宫花史图》，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孙原湘说: “柔兆执徐之岁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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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婉仙夫人招集女史十二人，宴于蕴玉楼。谋作雅集图，以传久远。患其时世妆也，爰选古名姬，
按月为花史。”① 屈宛仙还作《蕊宫花史图记》详细描绘十二女史在图画中的姿态: “此十二司者，香
国新盟，瑶池旧侣。写花作影，影尽如生，借古称神，神希于古。月雪之清，烟霞之幻，其姿也; 风
露之淡，水石之秀，其韵也。凉燠相代，图中之景不殊也; 荣悴有时，景中之人不变也。是耶非耶，
仙乎幻乎? 人不得而知，又安取人之知!”② 屈氏此记在将十二才女拟于古才媛之余，更以杳渺惝恍的
赞叹之辞重构了花史即是女史，女史即是花神的联想，正说明了女性天性爱 “娇花宠柳”，女性本色
爱“访紫寻红”。因此她们不仅以花自喻，还用花来评价闺秀诗歌。清初归淑英等名媛 “睹四季之名
花，集诸媛之丽体”，编纂了《百花诗史》、《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四时分列，百花备举”。孙蕙媛
赞曰: “是知置集案头，闲评窗下，展卷香飞，风姨不妒，开谶艳发，雨横仍鲜。上林春色，不假剪采
长荣; 金谷柔条，岂待东皇吐始? 斯真花史而女史，词韵而人韵者也?”③ 所以才子 “青琴载酒，白蒙
征歌。品题多丽之碑，笔削群芳之谱”，闺秀亦不遑多让，编选《百花诗史》，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建立
“花史”谱系，为清初彤管韵事。而闺秀沈善宝《名媛诗话》也以花论诗，曰: “余常论，诗犹花也。
牡丹芍药俱国色天香，一望知其富贵。他如梅品孤高，水仙清洁，桃浓李艳，兰菊幽贞。此外，或以
香胜，或以色著，但具一致，皆足赏心，何必泥定一格也。然最怕如剪彩为之，毫无神韵，令人见之
生倦。”④ 闺秀以花自拟，以花史自喻，以花史为名书写女性诗史，以花之香色品评女性诗学风格，这
些都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但这些论述又是以传统的温柔敦厚诗学观念作为基础的。
女性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是才媛以 “闺房之秀”身份秉承传统闺范的同时，又将秀丽清婉、缠绵

悱恻的风格作为女性诗歌的审美理想。这既是对男性 “诗经”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女性 “诗纬”
文学传统的创造。继承与发展的融汇，创造了别具特色的清代闺秀诗歌史，“如娇桃嫩绿，又如花藕秋
梨，食之有味，觉之无穷”⑤ 的闺秀诗具有 “明丽之色，幽艳之姿，复命意流动”的艺术品格，如同
德、才、色兼具的佳人一样，展现了女性文学的无限魅力，在文学场上独擅风流，引逗人们去关注与
探研。

二 “苍凉有致”与 “感时叙事”的诗史特征

诗史是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指诗歌因真实记录历史事实而兼具诗学与史学的特质，是一种具有

考察时政得失、世运升降功能的历史书写。晚唐孟綮的《本事诗》: “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
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⑥ 杜甫号称 “诗史”，其纪实性的诗史之作被后世推
崇。而清代评论家张玉谷认为杜诗其实是受闺秀诗史观念的影响，其 《论诗绝句》说: “文姬才欲压
文君，《悲愤》长篇洵大文。老杜固宗曹七步，瓣香可也及钗裙。”⑦ 认为杜甫的诗作瓣香蔡文姬的
《悲愤诗》，“若文姬此作，实能以真气自开门户，为后来老杜《咏怀》、《北征》巨制之所祖”⑧。号称
“诗史”的杜甫，其创作受到闺秀诗史观及诗史之作的影响，那么如果说诗史观本是女性诗学传统，
似乎并不为过。闺秀这种诗史观一直传承不绝，尤其是在清代发扬光大，从清初到清末的动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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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六，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3 册，第 1946 页。
《名媛诗话》卷九，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1 册，第 512—513 页。
孙蕙媛《古今名媛百花诗余序》，转引自《历代妇女著作考》 ( 增订本) ，第 900 页。
《名媛诗话》卷七，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1 册，第 467 页。
《名媛诗纬》卷四，第 10a页。
孟綮《本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 页。
张玉谷《古诗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古诗欣赏》，第 152 页。



具有诗史特征的作品成就突出，成为闺秀诗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观念之一。
明末清初“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处于其间的闺秀因自身境遇的改变，关于 “世运升

降，时政得失”的作品也明显增多。才女在战乱流离中创作的大量题壁诗，早已引起学者的关注。闺
秀因其诗作中蕴含的遗民情怀而被认为是千载之下杜甫诗风的承继者，如清初张鸿逑 《清音集》中诸
多诗篇都流露出“故国禾黍之感”，极具少陵风格。冯牧序《清音集》评价曰: “尝考古之诗人，惟杜
少陵言言皆泪，字字皆愁，无时无处不竭其忠君爱国之诚，所以为诗家之绝。千年后乃有女才郎，心
少陵之心，诗少陵之诗，于忠孝节义而发为刚毅激楚之音，岂不为今古诗家之尤绝者耶?”① 张鸿逑
《煤山怨》小序曰: “甲申 ( 1644) 初夏闻李贼陷都城作。”颜累元评曰: “以和平之音接风云之气，此
以《春秋》为诗。”乙酉 ( 1645) 作《登楼有感》诗云: “独坐危楼思渺然，凄风吹彻暮云天。遥怜
万里关山月，断草零烟哭杜鹃。”顾小痴评曰: “有禾黍之感。”辛卯 ( 1651) 作《秋日索画换米不得》
云: “北斗南箕迥自悬，墨痕无分换炊烟。空将蝉鬓餐风露，故把鲛绡当石田。纸上山河迷赤县，中原
禾黍怨苍天。河清固有千年问，问我生逢第几年?”顾小痴评曰: “后四句是痛伤亡国之意。”清中叶
的才女延续了清初闺秀的诗史观，有感于道光末年的时事，赵棻 ( 1788—1856 ) 创作了 《咏史诗》、
《和落花》组诗。单士厘《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卷一说: “《咏史诗》三十首多含道光季年时事，
《和落花》三十首极世事盛衰之感，均杰作。”咸、同时期更因世事动乱， “可怜闺中身，可怜乱世
苦”② 的闺秀创作中诗史观更加突出。吴文媛说: “忽值庚申之变，小丑挥戈，吴都骋马。茂苑徙薪，
阊门飞瓦。乍避迹于江湖，旋潜踪于山野。囊箧空虚，忧不彻于春秋; 婢奴散去，劳不胜于冬夏。复
因王师振旅，贼窜纵横。舍尺土以何归，宛比风中弱絮; 借扁舟以暂住，犹如水面浮萍。依芦岸兮挥
涕而泪洒，荡湖心兮胆战而心惊。远望兮惟见烟迷雾锁，深潜兮不闻犬吠鸡鸣。”③ 这种战乱场景，闺
秀诗中多有描绘。翁端恩《海宁陈氏双烈诗》，首句即云“东南劫运浩无涯”，中间有 “倚柱重添漆室
忧，复壁何方工匿迹”的感慨，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中秋月三首用东坡韵》首句 “前年遭寇乱，
卜居海之东”说明时事之多艰，“秦关复严扃，干戈遍郊野”说明百姓处境之悲惨④。张纶英《自汉阳
抵里门避地殷薛村居怀弟妹》⑤、金兰贞《自辛酉避乱青村至甲子秋已四年矣久旅思乡逢秋倍感因而赋
此》⑥、章婉仪《闻警渡江同外子作》⑦、包兰瑛 《庚子团匪与西人构兵感赋》⑧ 等都记载了自己所经
的战乱的遭遇，展现了当时百姓的流离悲苦。闺秀还以画作描绘当时社会，左嘉锡的 《入蜀图》就是
以图画的形式记载了自己战乱时期备尝艰辛的历程⑨，记载了 “波涛浩渺山嵯峨，妖氛四起张网罗”
( 左嘉锡《魏小兰女士髫年随宦逼于烽火艰险备尝嘱余绘归蜀图以记其事》) 的社会动荡。清代才媛的
诗词中包含着跋涉避难的艰辛、羁旅异乡的困顿以及从深闺流离道路的无奈，深刻地表现了战争的残
酷。她们笔下的诗文及蹒跚的流浪步履都是时代变迁最真实的记录，同时也诉说着自己关注社会、关
注政治的淑世情怀。
不仅记录时代的变迁，闺秀还创作了专门补充前代史书不足的史诗篇章，如汪端的 《张吴纪事

诗》。汪端曾作《元明逸史》八十卷，因 “深有憾于明祖之残暴，而感张吴君相之贤为不可及也，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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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张鸿逑《清音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初抄本。
董宝鸿著、王冉冉整理《饮香阁诗钞》，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948 页。
吴文媛《女红余绪自序》，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3 册，第 2524 页。
单士厘《国朝闺秀正始集再续集》卷一，清刻本，第 4b页。
张纶英《绿槐书屋诗稿》卷三，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1119 页。
金兰贞《绣佛楼诗钞》，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1182 页。
章婉仪《紫藤萝吟馆遗集》，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1290 页。
包兰瑛《锦霞阁诗词集》卷二，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1471 页。
左嘉锡《冷吟仙馆诗稿》卷五，载《江南女性别集二编》，下册，第 1336 页。



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礼贤下士、保全良善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也。且曹
太妃之贤，楚国公兄弟、驸马、潘左丞之忠，刘夫人、隆安公主、七姬之烈，金姬之脱屣尘滓，历代
正统所稀有也，有升天曹位上清矣，不可谤也。世人墨守旧说，以成败论人，由未见史籍耳。因节录
《明史》，搜采逸事，以稗官体行之，曰《元明逸史》”①。汪端虽然辛苦著述 《元明逸史》八十卷，但
后来又思“张吴之事，翁 ( 陈文述) 既为 《张吴宫闺殉节录序》，重订 《七姬权厝志跋》、《书杨梦羽
金姬传后》、《金姬事略》，公子小云撰《七姬权厝志论》，侄葆鲁又为薪桥创建隆安公主祠碑，公论已
大明矣”，“因取稿本焚之，存元遗臣及张吴诸臣诗于集中，以为诗史”②。这是汪端 《张吴纪事诗》
的创作缘由，她经过深刻思考后决定以诗歌而不是史书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史才与史识，这是闺秀对诗

史观的继承与发扬，拓展了传统闺秀诗歌伤春悲秋的主题，赢得士人与闺秀的认可。陆准 《张吴纪事
诗后序》曰: “古来名媛，均擅史才; 今代清闺，新成诗史。此自然好学斋所为作 《张吴纪事诗》
也。”③ 闺秀吴毓荪说自己“平居喜读司马之史，尝谓汪允庄 ( 汪端) 选明一代诗，有知人论世之识，
可补《明史》之阙”④。此外，赵棻的《南宋宫闺杂咏百首》⑤ 用诗歌的形式为宋代女性立传，记载了
南宋后妃宫女、名门闺秀、女英雄、节烈妇女、名妓的史事。《宋史·列女传》入传的五十人中，具
有节烈行为者三十三人，贤母一人，忠勇行为三人，基本上没有才女的记载; 而 《南宋宫闺百咏》的
女性群像中则增加了朱淑真、魏夫人、管氏等才女，还有以节烈高行入传的毛惜惜、知书的钱塘张秾
以及名著一时的李师师、崔念月等名妓。赵棻的记载，使宋代的女性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化。《宫闺杂
咏》每首诗后均附有详细的资料来说明所咏人物的事迹，所引书目包括正史、笔记、诗文集三十余种。
资料介绍之详尽，不像闺秀在吟诗，俨然是女学者在讲论历史，叙述着宋代不被注意的女性历史，为

我们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宋代女性研究资料。
闺秀的诗史除了记载历史现实与补充史书记载不足的功用，还有记录女性生活史、心灵史的重要

价值。因性别差异，男性作家难以深刻体会闺秀的细腻情感，“后世废公宫之教，妇人女子莫能自言其
隐。而学士大夫有《宫词》、《闺怨》之篇，所谓两失者也”⑥，如 “花蕊夫人身在珠帘甲观之间，纪
销夏嬉春之事，天然亲切，与士大夫悬拟为之者不同，亦足见一朝之掌故与当时之风俗，考订家所不

能费也”⑦。女性诗史之作不能废的原因在于 “读其诗，亦可以论其世矣”⑧。正因为有花蕊夫人的
《宫词》，孟昶“小朝廷宵宴晨欢之举，嬉春销夏之游，显显备传于后”⑨，这种彤管女史的书写与史
氏的正史记载具有相同的价值，“岂非内人彤管，有时与史氏争豪，共争掌故者耶”⑩? 女性书写自身
的感受，与男性的着眼点不同，性别的差异使闺秀书写具有新角度和新意趣。如闺秀周季华 《天启宫
词》百首中 “闲拈难字课更深，勤惰初分诵读声。长夜最怜师父寂，灯前几个小书生”诗后自注:
“张后择宫人之秀慧者，口授唐宋小词，孤灯长夜，罗侍左右，课其勤惰。”瑏瑡 这俨然是明代宫人识字
习文小史。还有如一般男性认为守寡的女性关注的是自身的情感，其实相对于孤单寂寞，守寡的闺秀
更加关注家庭经济状况及子女的成长问题。比如金顺，早寡，此时儿子甫六岁，因家族侵害，金顺只
能将其子“扃之楼上，去其梯，每欲饮食必先尝之而后与之。始得免于毒害。故病中感赋云 ‘龙泉趋
死易，虎尾立孤难’，皆哀辞所未及详者”瑏瑢。女性诗作还记录自己走出家门之后的生活境况，如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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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陈文述《孝慧汪宜人传》，载《江南女性别集二编》，上册，第 309 页。
陆准《张吴纪事诗后序》，载《江南女性别集二编》，上册，第 301 页。
李鸿裔《意兰胜稿序》，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下册，第 1273 页。
赵棻《滤月轩续集》卷下，清刻本，第 1—28 页。
曹贞秀《写韵轩小稿》卷二《跋自书蜀花蕊夫人宫词》，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第 417 页。

⑧⑨⑩ 《写韵轩小稿》卷二《跋自书蜀花蕊夫人宫词》，载《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第 418 页。
《名媛诗话》卷九，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1 册，第 498 页。
赵棻《传书楼诗稿书后》，载《滤月轩文集》，清刻本，第 18b页。



淑《答浮翠轩吴夫人》诗云: “此情愿博芸窗史，故向朱门作女师。”这是因家庭清贫，王端淑在 “朱
门作女师”，凭借闺塾师工作来增加经济收入，可知知识女性并非闭守家中，而是依靠其才学，成为家
庭收入的主要支柱。
诗史观照下壮怀激烈的叙事之作洗涤了明代以来闺秀诗歌过于柔媚的诗风。闺秀不仅在创作中继

承诗史传统，还诠释闺秀诗史的历史渊源。女性认为闺秀诗史可以追溯到 《诗经》。曹贞秀说 “《关
雎》、《鹊巢》以为风始，后世《宫词》所由起也”①，“二南所载，皆宫词也。上自后夫人，以及 《小
星》之贱媵，《江沱》之逐婢，莫不能诗”②，这种《宫词》写作所具有的诗史价值，可以 “与史氏争
豪，共争掌故”。“诗史流传证古今”的诗学观使闺秀有意识选择以诗歌作为表现自身历史观的载体，
使关注时事、家国情怀的书写成为清代闺秀的创作风尚。闺秀在表现灵秀本色风格的同时，创作了大
量怀古咏史、纪时叙事如李、杜大家一样“多忧时伤事，以写其惓惓之抱”③ 的诗作。“议论古人，最
具特识”，是清代闺秀诗学的一大特色，使女性文学书写的内容更广泛，感发更充实，艺术内涵更
深刻。

三 “学亦不可少”与 “学以济诗”

清代女性作家数量众多且取得辉煌成就的最重要原因在于闺秀精英坚守着 “学以济诗”的诗学观
念。这种诗学观念促使闺秀以严肃的使命感对待文学创作，赋予闺秀文学以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学术特
色。因此，“学亦不可少”与“学以济诗”的诗学观是清代女性文学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
女性因其性别而被认为更适合写作，如曹锡宝说: “吾尝以为山川清淑之气，钟于女子与钟于男子

不异，然女子之性静，静则易于领会，女子之心专，专则一于所业，而他事不得以相间。既静且专，
而又有资其力，又有名父师为训迪，俾得肆力于风雅，以深究夫古今源流正变之故。由是作为诗歌，
彬彬郁郁，不随人步趋，而自足媲美于文人而流徽于彤管。”④ 闺秀具有从事写作的性情优势，但这只
是女性成为作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清初闺秀顾若璞说: “《诗》三百篇多妇人女子之作，比兴一端，
遂是千古。岂皆从占哔中来，盖亦其性近焉。”⑤ 闺秀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学亦不可
少”。顾若璞论述钱凤纶后来的诗歌 “取材于汉魏，览典于骚雅，以咏以陶，出而为幽折淡远之笔，
未尝刻画古人，而时有隽永之致，绕其毫端”，比较其前期的作品，顾若璞认为 “则有进”，这是钱凤
纶不断学习与积累的结果，因此说: “由此观之，性固不可强也，学亦不可少也。”⑥ 江珠《绣余集序》
曰: “世之女子以诗鸣者不乏，然好者多，工者鲜。盖诗之旨虽微，必多读书，苞罗旁魄而后陶钧诗
思，语无不工。”⑦ 这种观念后来一直被闺秀坚持与发展。清代闺秀大多熟读经史，读书吟咏是其生活
常态，苦吟觅句是其创作方式，谈诗论道是其生活乐趣。诗文当以学济之，通过学习提高学问修养，
涵泳性情，增强艺术表现力，这成为清代才女的共识。
闺秀不仅在理论上提出 “学以济诗”的观念，还践行着这种诗学观念。经史与文学典籍的阅读是

闺秀进行创作的基础准备，苦读是闺秀的日常生活形态。许多闺秀耽于读书问学，被家人戏称为 “女
博士”、“女书痴”。方京《示长媳杨珊珊》称珊珊平日 “宛似举场勤苦士，妆成惟对古人书”，活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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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刻画出一个女学究的形象; 商景徽年八十“犹吟咏读书不衰”①。沈善宝“京师寓居逼窄，图书卷轴
与箱笼杂驻室内”，偶读山阴王梅卿 “纵横书卷难容镜，罗列牙签半近床”及乡前辈袁绮文 “为寻古
集书抽乱，多绣繁枝线放长”句，觉“眼前拈出，竟成绝唱”②。她们在诗中常直接描写其刻苦的读书
生活。刘文嘉写读书情形是“饱食无所为，摊书喜晴霁。清兴曾不孤，同志有吾娣。奥旨共钻研，道
义相砥砺。为日苦不足，夜夜镫膏继”( 《读书》); “青镫尚有儿时乐，竟夜长吟子美诗”( 《漫兴》) ;
慕昌溎《雨夜读书》感慨“流观千古事，此乐有谁如”; 夏伊兰 《夜读》说 “妙理耐钻研，闺房当书
舍”; 徐畹芝更说“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 《借书》) 。因为好学，清代才女大多爱书成
癖。才女钱希说: “余谓若有买珠玉之钱，不如买树买书，何必买无益之物? 古来闺阁中贤且有才者，
何尝传其珠玉之饰?”③ “凡物皆有厌，唯书无厌。书者，包罗万象，无奇不有，无怪不备，欲见何物
便览何书。袁才子句说‘书外本无长物’，余亦有句云 ‘是书皆有味’。”④ 故而闺秀因贫而被迫售书
则伤心无限。才女辛瑟婵以藏书出售，题诗书页曰: “频年伴我真如命，此后思君合断魂。”⑤

这些女书痴、女闺秀苦读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经史与诗词。对经史的阅读与研习有助于闺秀素
质的全面提升。顾若璞《与弟书》自言: “陈发所藏书目，自四子经史以及古史鉴、皇明通政、大政
纪之属，日夜披览。”张姒音《寿若璞序》中称赞顾若璞 “攻苦刻厉如儒生，自经史百家及国朝典故
之属，无不驰骤贯穿。著《卧月轩稿》，出入建安、大历之间。论大礼，则欲复建文号、宗景皇、别
祀兴献。究内典，则欲即文字、离文字以悟真如”⑥。杨盟鸥“渔猎家所藏书，自四子五经而外，以及
古史《纲鉴》、《左》、《国》、秦汉诸子史之类，皆洞悉其旨，旁及骚雅辞赋，无不穷微诣粹”⑦。江珠
“日诵千言，邃于七经，兼通三史，八线九章，辨中西之术，五行三式，究壬遁之奇。乃不栉之通儒，
扫眉之畸士也”，并且“分刚柔之日，课昼夜之程。校元朗 《音义》十三经，读叔重之 《说文》九千
字。欲明训诂，先求《尔雅》”⑧。徐若冰曾学习史学、诗歌、文字、音韵、算数等知识，尤善文字训
诂。“《汉书》、《楚辞》、《文选》、古乐府歌词皆成诵，能通其义。间问偏旁，调反切，习笔算。每见
余 ( 沈大成) 行箧善本书，必借得，挑灯校勘，初寒盛暑勿恤也。”⑨ 对这些学问的研究，使闺秀的文
化素养普遍提高，所作自然典雅。如吴瑛年十一 “初学为诗文，遍诵六经，而于 《左氏春秋》、 《文
选》诸书尤为精熟”，十二岁时所作帖括之文已能 “清真典雅，涵古茹今”，十四岁时又兼 “能诗赋，
多秀丽刻画语”瑏瑠。闺秀还遍诵名句丽词，刻苦摹写以求妙悟。如曹柔和“幼无嗜好，手拈针线，口辄
诵诗，意有触，得一二句，不忍割弃，必续成之，凡有题咏，思致稍窒，则取所诵古人诗，三复之余，

徐有得焉。然后下笔，间有一字一句之未妥，又且废寝忘食，求惬心而后止”瑏瑡。
为了提高诗词创作水平，闺秀还聘请闺塾师来教授作诗技巧，“以女子教女子，授受亲而性情洽，

其理更顺。宜信乎者众，而诗词遂得以流传也”瑏瑢。因此，一家之内聘请数位闺塾师的情况也并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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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然居士《问诗楼合选》自序详细记载了当时家庭内聘请闺塾师的情况: “予生长闺阁，幼为父
母所钟爱，以爱之切而训之备详，常不以女子而异视也。九岁读书，从师林姓，逾年复易一杨姓者，
此二人俱不能诗。迨年十三，始问字于习幽女史，继又从雪楼教授。”婚后，“乾隆丙申之岁，因课女
而延得岭南女史梅轩，晨夕晤对，结习复萌，于喁间作，皆可谓一时之乐”①。此外，男性士人充任闺
秀的教师，对女性文学的提高大有裨益。王梦楼与骆绮兰常在书信中谈诗论学。王梦楼说: “《春宴》
诗第一首第三句寄下另改。”② “《扫墓》诗甚佳，宜方伯之叹服也。《莫愁湖》诗亦佳，仍有宜酌之
处，望自改。”③“诗甚佳，容订数字，再行缴上。”④ “尊作甚佳，第四首 ‘定’字改为 ‘也’字，似
更圆活。”⑤ 可见骆绮兰不仅从书本中学习秦汉文、唐宋诗，还虚心听取文人才士的批评意见，提高诗
艺，进而识见过人，写下了“不是嫦娥甘独处，有谁领袖广寒宫”这样豪迈的诗句。
在“学以济诗”的观念影响下，清代女性文学创作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并具有自己的

特色。首先是闺秀诗中集句诗作增加。清代是集句诗创作与理论发展的成熟时期。在这种风气的熏染
下，闺秀在“学以济诗”的观念下博览熟悉古今诗词作品，在融会贯通理解诗句后，根据自己的创作
需要选取恰当的词句，创作了很多集句诗。如袁棠 《步步蟾三兄久无音信》集古诗五首，集合了温庭
筠、李颀、高适、张谓的诗句。闺秀姚中淑有 《题苏香岩夫人闺吟集秀集古美人句》; 刘慧娟有 《庚
辰除夕》、《除服》等集古诗; 葛秀英有 《浪淘沙·送张湘兰之湖南》、 《生查子·寄双妹兼以送别》
等集古词。不仅如此，程文淑为丈夫汪渊《麝尘莲寸集》四卷集句诗作了详细校注，为集古诗作校注
是为了“撰者不欺，读者可考”⑥。这种极具学术性的考证校注只有女性自身具有深厚的学识才能做
到。这正是“学以济诗”的诗学观流行的明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闺秀关注经史，重视学问涵养
与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使清代闺秀诗歌的创作展示出了学问性特征。
其次，闺秀长篇叙事纪时的诗作也是 “学以济诗”的诗学观影响下的创作成就。现在流传下来的

李淑仪《疏影楼名花百咏》、《疏影楼名媛百咏》，许在璞 《梅花百咏》与龚静照 《梅花百咏》等长篇
组诗充分显示了闺秀深厚的学识功力。不仅如此，闺秀还创作大量 “畅论时事恍如目睹”的纪时叙事
诗作。如高景芳《输租行》有“农民惜米如珠宝，官府视米如泥沙”句描写官吏之横暴; 马士骐 《大
梁淫雨行》有“一女千钱男五百，逢人便售敢求益”; 黄克巽 《弃儿行》有 “先死由得饲饥乌，迟死
邻家卖子肉”句描写灾荒年间的民间疾苦⑦。左锡嘉 《苦旱谣》、《乞儿行》等诗也是关注民生之作。
其《淫雨叹》曰“天鉴下民民何辜，吾民最苦耕田夫”⑧; 其 《猛雨叹》曰 “一年之秋血汗苦，安忍
掷此洪波涛。归来父老仰胁息，明朝何以酬催科”⑨; 《苦乐行》曰 “君不见，干风烈日坼大田，旱魃
为虐年复年。禾黍簌簌黄欲然，男妇饥驱泣涕涟。朝来争汲涸井泉，茅檐日午无炊烟。县官索租犹煎
迫，袖手出入仰向天，焦土一片谁见怜”瑏瑠，都真实描写了当时农民艰难困苦的生活。这些具有艺术价
值与社会价值的诗歌与一般印象中女性 “作诗惟取嘲风月弄花草”迥异，展现了女性文学的丰富性与
现实性特征。
此外，总结诗词理论的论诗诗在清代闺秀诗集中很常见。论诗诗不仅需要丰厚的学力，还需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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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的眼光与深刻的理论思考。随园女弟子席佩兰 《与侄妇谢翠霞论诗》云: “积理在读书，精粗要分
晰。”汪嫈《论诗六首寄示徐玉卿》云: “须知左右逢源日，诗外功夫几许深。”《答云生侄论诗》云:
“风雅元音足千古，不须唐宋太分明。”梁承淑《与伯符论诗》云: “不拘体格不拘师，神动天随偶得
之。”多敏《与素芳女弟子论诗》云: “何必论唐宋，诗原写性灵。”湘潭郭漱玉 《论诗》云: “今古
才人一例看，端庄流丽并兼难。桃花轻薄梅花冷，占尽春风是牡丹。”王倩 《论诗八章》、归懋仪 《论
诗八章》及《读唐宋六家诗》、汪端《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沈彩 《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
首》等关于诗歌理论的论诗诗作，显示了闺秀在吟咏时除了抒写性情之外，更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
力图建构女性文学的历史谱系及诗学理论体系，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陈芸 《小黛轩论诗诗》的编纂
上。这部著作表现了闺秀以诗歌的形式汇集女性文献，讨论女性文学理论，展示闺秀力图用诗歌把女
性的书写与文学理论联系起来的努力。
在学以济诗的观念影响下，除了具有学术性的集古诗、叙事诗、论诗诗外，闺秀还撰有 《列女传

补注》、《列女传校注》、 《列女传集注》、 《尔雅古注校》等学术著作; 辑有 《古今名媛百花诗余》、
《国朝闺秀正始集》、《清闺秀艺文略》等女性文献汇编; 撰写了《名媛诗纬》、《名媛诗话》、《小黛轩
论诗诗》等闺秀诗话理论著作。女性文学成就、文献编撰与理论阐释都是闺秀遵循与践行 “学亦不可
少”、“学以济诗”的诗学观的结果，闺秀的倡导与践行使“学以济诗”的观念十分流行，最后促使清
代女性文学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巨大成就。

小 结

闺秀诗歌“大则有关于理乱兴衰之数，小亦曲阐其深沉要眇之思”，风格上 “纤丽雄浑兼而有
之”①，获得了“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② 的赞誉，这都与日益成熟的闺秀诗学理论分不
开。温柔敦厚的诗学观是闺秀诗学中最核心的概念，确立了闺秀书写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学亦不可
少”、“学以济诗”涵泳闺秀性情的同时，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还促使闺秀对女性文学本身
进行深刻思考与探研; 诗史观照下闺秀淑世情怀的表达，使闺秀诗歌在书写清婉丽句外，还创作了大

量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史作品。因此，对闺秀诗学观内涵与特征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闺秀诗学
与主流诗学相通、相异的复杂关系，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作者简介］宋清秀，女，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发表过论文 《清代女性文学
群体及其地域性特征分析》等。

(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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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诗话》卷四，载《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 1 册，第 403 页。
葛征奇《续玉台文苑》，转引自《历代妇女著作考》 ( 增订本) ，第 887 页。


